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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鮮的久遠寺

位在朝鮮慶南泗川郡三千浦町的久遠寺，光是名字就令人好奇。不過寺廟是一座建於大正二年，從外表來看不知是寺廟還是普通民家的一幢建築。當地人都不叫它kuonji而是稱作kyūenji，據說只有裏頭的住持才把廟叫作kuonji。當聽到當地人這麼說時，覺得之所以這樣稱呼是由於這座寺廟像極了普通民家，沒想到住持卻說那是因為”殖民地的悲慘”的關係。在這片殖民地上的日本仕紳們在住持正式用漢字寫下久遠寺並宣布讀音為kuonji後，據說大家都笑了起來。
    這座寺院建於被野草覆蓋住的山崖上，院內後方是由紅土構成的懸崖。寺院的選址似乎是像這樣直接選定在這樣的紅土地上，而兼具正殿及家傳秘藥萬毒整腸散那座建物的後方即是紅土崖，另一幢大雜院則是建在由雜草覆蓋的懸崖邊。大雜院分為四戶人家，最左邊一戶是住持所住，他的旁邊一戶住著三千浦立中學的英文老師，再過去一間是同所學校的物理老師所住。而在去年六月份左右當我前往久遠寺時由於這幢大雜院最右邊一戶沒有住人，因此就冒昧留宿一晚。那時由於總督府的官員及企業家團體到訪三千浦町，像旅館這類的地方都已經客滿了，迫於無奈之下只好攔住路邊一位像中學生的小孩子並詢問他，小孩子很有朝氣地說：「有可以留宿的地方喔。」並帶我前往久遠寺。這孩子也稱呼久遠寺為kyūenji，不過這肯定是他在放學後的歸途中找到藉口偷摸魚後興奮不已才會這麼稱呼吧。小孩子向我吐露心聲說道：「Kyūenji的那位和尚啊實在是個有趣的人啊，明明都已經六十歲了還會常常去我們學校參觀學習英文，總是帶著用日本紙捆著的簿子和筆墨盒來學習英文吶。」
「這麼說來那位老僧也是位好學之人啊。」我吃驚地說道。
「不過英文老師是信基督教的，所以很討厭老僧，每當老僧帶著筆墨盒要來參觀學習時，老師就會和我們閒聊不教老僧英文『今天就來講點有意義的事吧。』，之後老師會就開始講有關基督教的事了。」，中學生不經笑了起來「『不好意思給您添麻煩了。』然後那個老僧說完就默默地離開了。」接著又看似愉快地笑了起來。
「但老僧還真是好學呢，想必是禪宗出身的吧。」這麼佩服老僧後，中學生卻說：「可是我們那位教英文的老師卻住在老僧的寺廟裏，好像還免費提供住宿的吶。」
    腦海中浮現出了一位具有高尚品德的老僧，怎知就在中學生的帶領下探尋久遠寺時，在大雜院最左邊的門口看到了一位白色絲織和服並且裸露上半身露出肌肉正襟危坐的老人，老人拿出了罩著網子並注滿水的盆子，將有將近一尺之長的香魚一隻一隻從捕獲箱中抓放置在盆子裡。每隻香魚都精力充沛。老人沒有把視線從香魚那移開，就這樣聽中學生講完話後，用像個外國人一樣的凹陷下去的眼睛往我這邊從頭到腳看了一圈「想留宿的話歡迎。」。裸露著上半身正襟危坐的樣子，而且還操著大阪腔，感覺不出是那種具有高尚品德的老僧，果然還是稱他為和尚比較恰當。
    和尚將大雜院最右邊的門給打開，「請從這邊進去，平時沒做甚麼打掃，可能有些髒亂的地方，還請多多包涵。」我向中學生行了個禮，接著向和尚也行了禮「真是不錯的香魚啊，敢問住持您有在釣魚吧？」
「是啊是啊，在這山的另一頭的河川那邊可以釣到很多魚喔。」
　　我將旅行包放進房間後站在被綠草覆蓋住的山崖邊向中學生送行，不知和尚他是怎麼想的，他與我並排站在山崖上，始終注視著山崖正下方的池子。我以為和尚也想去釣那池子裡的鯽魚於是說：「這池子裡有鯽魚嗎？」
「不是，不管是鯉魚還是鯽魚我都釣。」
據和尚所言就是這池子並不屬於寺院的。早年位在山崖底下的水田據說是從事造酒業的名叫三浦的人所有。之後由於要建成町立中學，町會從三浦先生那邊承接了土地，中學才得以建起來（實際上位在崖下寬幅不廣的池子的另一頭建有堤防，堤防緊鄰著兩層樓的校舍。），而池子是為了以防火災發生而保留下來的，為了防止學生掉落池子才用這個堤防做區隔。不過呢先前的所有權人三浦先生跳出來說從前養在池子裡的鯉魚和鯽魚的所有著是他本人，就算池底的土壤已經轉讓給町會，但為了鯉魚和鯽魚能夠繼續生存下去不能沒有池子裡的水，連帶池子中水的部分也應當由他所有。町會和學校方面為了發生火災時的用水需求單方面對於三浦先生的話不予理會。因為這樣我開始對三浦這號人物感到反感，向和尚說道：「想必住持您是為了對抗那位蠻橫不講理的三浦先生才會去把鯉魚和鯽魚給釣起來吧？」
「說什麼話，我不過就是忍不住想釣魚才會去釣的啊。」
「那樣三浦先生應該很生氣的對吧。」
「肯定大發雷霆的啊，我可是跟他道歉了阿，怎知他特地從內地買了三十隻青蛙來，就在今天貨送過來了啊，現在怕是要去池邊準備把牠們給放出來了吧。」，和尚皺起了眉頭「走勒，去把青蛙也給釣起來吧。」。
實在是搞不清楚和尚這麼做究竟只是為了滿足口腹之慾還是說這是一種倔強的表現呢。
　　我來開了寺院前往小鎮內的澡堂去瞧一瞧，跟內地鄉下那邊的澡堂幾乎沒有不同。正當我休閒地讓身體浸泡在浴池之時，有其他客人帶著小孩邊說著我聽不懂的話邊走進來。有四個小孩。這時八、九個人在入湯前，站在湯槽的邊緣開始尿尿。往湯的中間裡尿。我驚訝的飛奔出來，以裸體從湯裡出來，快速的穿好衣服後出來。
接著在學校正門前的商店，買了硬麵包及罐頭後回到了寺廟。
長屋子已經有三間房間亮著燈了。我也打開電燈，照亮了房間的窗戶。在窗戶的正下方昏暗裡有白色的光可以看到懸崖下的池塘，距離池塘大概手伸直的距離有建了一棟校舍。也就是說從窗戶的正面可以看到校舍的二樓，也因為這樣視野完全被遮蔽住。正當我邊吃著硬麵包邊研究滑門上的古字時，和尚就幫我送來有著醃蘿蔔、茶、烤香魚和握飯糰的晚餐。我恭敬得說「阿呀，不好意思」和尚也恭敬得「話說，請不要看那個唐紙的字呀」因為拉門上字有署名，就問說「是山陽嗎?」「不是，因為我寫了山陽，應該沒有很像吧」邊說邊站起把拉門打開，把旁邊三坪房間的電燈打開。壁櫥裡兩扇拉門上有畫著水仙和梅花。水仙的畫上有蘭水的署名，梅花的畫上有大岳的署名。和尚在水仙的畫上比著說「這個，假設我模仿蘭水的畫，應該不會很像」我問「蘭水是哪裡的畫家?」和尚說「假設有那麼一個畫家，那也是模仿的」。模仿虛構的人的畫也不過是假的作品。雖然是天馬行空的對話，和尚說「我畫出來的畫跟誰的都不像」。山陽的書和蘭水的畫，不管是誰都不是不成熟，而是因為笨拙而有了不是不愉快的感覺。和尚說「我的邊，什麼都不是真品。因為這樣而模仿它把它寫下來，這座廟的佛像及中藥都是我處理過的假貨」。接著「那，請把剩菜放在這。棉被和蚊帳放在剛才的壁櫥裡，那麼明天見」說完就離開了。大步大步的跺腳走路，好像看到身手老練的老人一樣。
晚餐吃完後就把床墊鋪好。棉被的表面是用僧衣的麻重新剪裁縫製的，蚊帳是剛買的木棉蚊帳。由於半夜太悶熱又不冷，關上入口的門及窗戶就去睡了。

我在想是不是聽到了住持晚上的禮拜，不過是聽到港口在發動船躂躂躂躂的聲音。隔壁的老師及在他隔壁的老師在我用餐時，有個人大聲的說「槙田先生，要出門嗎?」，另一個人「對，要出門」就跟隨兩人並行出門了。
原本我是去遠方旅行時，非常容易因為好心情就自然而然地睡著。我沉沉的睡著了。
隔天，神清氣爽地睜開眼。正要打開拉門時，聽到了水被丟進來的聲音。我慢慢地打開拉門，把百葉窗轉到小，慢慢地往外面窺視。可以看到對面學校二樓的窗戶，在講台有位老師站著。在桌子前的學生們，大家全把臉面向窗外。一開始我是以他們查覺到我窺視的事情而感到懷疑，過了不久後我也注意到了。在懸崖下的池塘裡傳來不明地哌瓜聲，坐在教室窗邊的一個學生往懸崖下奮力的甩動手腕。同時過了一會兒也發出丟小石頭的聲音，哌哌聲突然靜止。接著講台的老師手裡拿起課本，學生們轉回各自的課本前。現在是英語課時間。老師把R的音特別強調念出把英文切句子朗讀出來，接著把它翻譯出來。那個聲音像是手可以拿到一般的聽到，我想大概是四年級或五年級用的課本。「at……at night是晚上。我乘著船，接著說。晚安，我面向岸上所有的朋友說。我閉上我的雙眼，打開帆。這樣做看的聽的，什麼也沒了……」像這樣老師翻譯，我想應該是四行詩吧。
老師點名「next，本多同學」。有一個坐窗邊的學生站起來，我想他沒有預習吧。以我這邊聽不到的聲音，站挺著回答什麼。這時從懸崖下的池塘裡，因為又傳來哌哌的叫聲，本多同學從書桌裡拿出小石頭往窗戶的下面丟出去。這時，不知是不是由於哌哌聲的噪音而不能分散注意力做出了表情。
這時他身後的同學也從口袋裡拿出了小石頭，朝窗戶的下面丟出去。一定是為了本多同學的立場而丟的。哌哌聲雖稍微停了一下，窗邊座位的學生大概二、三個人也往窗戶下面丟石頭。這對不想上課的人來說是個好遊戲。沒坐窗邊地同學，大家都以羨慕的表情往他們的方向看。老師從講台下來，從本多同學那拿了一顆小石頭往窗外丟。因為老師以超優雅的姿勢丟，而沒有噗咚的聲音。發現好像很厲害。我想學生們會叫老師一直重複那個遊戲動作，為了等哌哌的聲音出現而刻意隱藏了聲音。本多同學又拿了一顆小石頭出去，把它放在桌上就好像他在看課本一樣。老師除了把可以拿來釣的小石頭拿起來，這次把上半身伸出窗外用力得把它望下面丟。學生們像是聽到什麼奇怪的聲音的樣子，面向課本的方向。本多同學又拿了一顆小石頭放在桌上，但這次老師並沒有拿。突然插入得說「高山同學，next page's and sometime ……開始」。坐窗邊的本多後面的同學起立後，在這時下課鐘響起。
我起身離開窗邊到外面，我窺視懸崖下的池塘，水面上有二十、三十隻的食用蛙浮出水面，像是抱著水一樣只有露出鼻頭。如同寺廟的住持說的，一定是三浦先生拿進來的東西。在池塘的堤防有個穿朝鮮服裝的婦人坐著，用煙管邊吸著菸，邊看學生們在學校中庭玩棒球。我想婦人是來把池塘的四周設立圍牆吧。
長屋的門口也裝了三扇百葉窗，我洗好臉後才總算注意到，和尚住的最左邊的房間門口的柱子上有貼一張紙。
本寺住持啟，今外出釣魚故不在寺中，還望各晚起之施主承知。待施主將出門之際，請將昨夜殘羹剩飯置於屋中，另望關好門窗以防雨灑入室。招待不周，還望海涵。’
 於是我便去了學校正門前的商店買了一些硬麵包和罐頭之類的東西回來。然後把拉門拉開一條小口，一邊吃著食物一邊看著教室的方向，觀察了起來。我懷著將自己混入學生們的心情，像他們一樣面朝著講臺上的老師的方向坐了下來。像如此這般，近距離的，我和教室中的中學們肩並肩地坐著的情形，應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吧。因此我不禁將我自己當做本多君和高山君的同班同學了。
 講台上的老師，是一個高高瘦瘦的人，年齡看上去像是三十歲左右。雖然他比我年輕了十歲以上，但是以我如今裝作是年幼的學生的立場來看，我應該好好聽聽老師的講課。
 到了漢文的時間。老師先是說明了關於今後兩天將要開展的遠足活動的一些注意事項。之後邊看著名冊一邊說“繼續上回課上的內容，服部廣一你來”。
 接著，靠近窗邊第二排的學生中的一人，“好”一邊很有氣勢地回答著一邊站了起來。看起來這位服部廣一是一個對預習毫不懈怠的學生呀。
 他很流暢地“第十二章，靜夜思，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大聲地朗讀了出來。然後，趁著老師還在名冊上記點的時候，服部同學又開始把剛剛的漢詩翻譯成日文念了起來。還是和剛剛一樣的響亮的嗓音，他說“所謂床前就是在臥榻之前。整首詩在說的是，有個人在臨睡的床前看著傾瀉下來的月光有感而發的故事。”正在服部同學一邊翻譯著的同時，窗邊的本多同學早就向窗外接連丟了一顆兩顆三顆的小石頭。伴隨著撲通撲通的石頭入水的聲音，一時間一直迴響著的蛙鳴聲也突然停了下來。
 而講台上的老師卻呵斥道“本多，你在幹什麼!”又以命令似的口吻說“服部可以了，你坐下。本多，接下來的部分你繼續！”。隨著服部同學坐下去后，本多同學一臉不情願的表情慢慢悠悠地站了起來說道“我沒預習過，我不會。”“混賬！”老師又一聲斥責。還真是個嚴厲的老師呀，我不禁如此想到。與此同時，本多同學又辯解道“因為青蛙叫聲太吵鬧，忍受不了了，才……”。老師一聽，發問道“你是日本人嗎！”“是的”本多同學答。“如果是日本人的話”老師又說“那應該完全了解“寂”這個概念才是。所謂“寂”，用芭蕉先生的話來說就是幽寂境，是淡雅嫻靜的境界。針對這個內容，在上國語的時候，我已經不知道少次講解過了多少次！”。
 本多同學看起來像是非常不情願地說一些有關俳句之類的東西的樣子，“我還是記得的。”他又撓著頭說“蛙入古池，唯留水聲‘’，然後他便坐了下來。“恩，正是如此‘’老師點了點頭又說道“松尾芭蕉被稱之為俳句之聖。正因為如此，他被認為是心懷日本人真正精神的人啊。因此松尾芭蕉，能夠寫下蛙入古池，唯留水聲這樣的句子。那麼，如果說用春秋的筆法來看的話，會被青蛙的叫聲所妨礙到學習的人，還能說自己是日本人嗎！明白了嗎。’言畢，本多同學又撓著腦袋說‘明白了‘。不過在我看來，要讓本多同學明白這一點還是太難了吧。

不過就單單因為代表日本人精神的松尾芭蕉寫過青蛙躍入池塘的情景，要想讓食用蛙的叫聲完全不妨礙學習的話也確實沒有道理。如果要用老師剛剛所說的，以春秋的筆法來說的話，
以松尾芭蕉所寫青蛙躍入池塘的語句為例而引申至日本人精神的內容的講解，讓一個區區中學生的本多同學對此能說出“我明白了‘。說到底不過是充斥著虛假的一場無聊問答罷了。
 老師在批評本多同學的同時引用了松尾芭蕉的例子，順便介紹了松尾芭蕉寫的旅行記【野晒し】。然後以“我們來說說這本書的行文概要‘為頭，老師就將話題引到了將旅行記原文逐字翻譯的事情上去了。而我則一時間忘記了自己也在旅行的途中，一邊想象著芭蕉所說的旅行的天空一邊聽著老師的講解。在此間，站在池塘堤防的穿著朝鮮服的婦女將木板打進地面，正因為這敲木板的聲音，池塘里的蛙聲也漸漸的聽不真切了。
 之後的時間是西洋歷史課了。我因為接下來還有旅行的安排，不得不忍痛離開了。臨走前，我在主持所貼的紙張的空白處留了一句話便離開了。
我說“多謝盛情款待，請保重身體。署名‘’
可是，各個字因為墨水的滲出沒能寫的如願，實在是太可惜了。



